
一个陪葬陶车竟有上百零件

考古往往是偶然间的发现，危山汉墓
也不例外。

2002年11月，在济南章丘圣井危山风景
区里，两位农民在绿化刨树坑时，几铁锹下
去，只听“咣当”一声，本以为是石头，露出来
的竟然是陶俑。两人迅速上报了文物部门，
文物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由此可见，保护文
物不仅是文物部门的职责，还需要全社会
对文物工作的认可和重视。后来，我们一直
和这两位农民保持联系。

发现陶俑的消息传得很快，来参观的
村民络绎不绝。为了防止不必要的人为损
坏，俑坑上搭建了长15米、宽6米、高3米的塑
料棚。为控制发掘现场，当地政府还在大棚
周围修建了砖墙，并派出十几位公安干警
和保安24小时轮流值班。由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济南市考古研究所、章丘市博物馆组成
的联合考古队，立即对危山汉代陪葬俑坑
进行抢救性发掘。

我们的发掘工作得到了当地老百姓，
特别是镇政府的支持。我们住在镇上，就在
镇上的食堂吃饭，冬天镇上还给我们生上
炉子，生活得到了保障。那时我腰疼，当时的
副镇长侯训成特意给我送来了暖水袋。

随着发掘工作的开展，我们逐渐揭开了
这些陶俑的神秘面纱。我们把当地农民发现
的车马俑坑编为一号陪葬坑。经过一个星期
的努力，一座由车、马、俑组成的汉代出行仪
仗队伍展现在我们面前。只见坑内摆放的车
马兵佣自南向北排列，大体分为三部分：前
边是骑兵队，中间是车队，后面是步兵队，100
个步兵陶俑组成的方阵，非常惊艳。

在第四辆车后面，还有一个建鼓，这是
一种大型的鼓。它有一个方形的底座，上面
有一个覆碗形的座，再上面应该有木柱，最
上面有陶质的鼓。建鼓的覆碗形底座和鼓
的表面底色是雪青色，用红彩和黑彩勾画
图案，色彩十分鲜艳。这个鼓可以和步兵队
列西侧发现的陶制悬鼓配合起来使用，可
以敲出不同的声音。在建鼓的后面，我们发
现一个击鼓佣，右手后摆，左手摆至胸前，击
鼓造型非常生动。

两汉时期的统治者以厚葬为德，薄终
为鄙，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势，掌握了当时最
优秀的工匠和最好的物质材料，并派专人
负责监制，所以这些陶俑集中体现了当时
最高的艺术水平。虽然这次发现的绝大多
数陶俑和陶马已经破碎，再加上地表水侵
蚀，许多彩绘已脱落失去原色，但这些兵马
俑的制作水平依然令人赞叹不已。

这些陶马、陶俑和陶车都是先做模具，
又烧制而成的，陶马和步兵都采取了插件
技术。陶马的耳朵和尾巴分别从马头和马
臀上的小孔中插入，可以自如地抖动。步兵
的手和盾牌也都是插入件，可以活动，制作
非常精巧。

陶车的发现非常重要。过去我们看到
的，像临淄后李的车都是用木头做的，大家
对车的结构了解得并不清楚。而危山的车
是用陶来做的，保存较好，一个陶车有一百
多个零件构成，按一定比例仿真制作，包括
用来减震的“伏兔”、放弓箭的地方等都做得
非常成熟。

与秦佣基本按照真实大小制作不同，
汉代陶马和陶俑的体形相对较小。阳陵发
现的兵俑高度一般在55～60厘米之间，发现
的男女侍俑约63厘米，大致相当于真人的三
分之一，其他如危山、狮子山陶俑的高度也
大致是这样。可能是秦时刚刚开始以陶制
的俑代替真人殉葬，而到汉代，统治者已经
认识到所陪葬的车马俑只是象征意义。在
陶俑的神态上，秦俑表现了一种精神威武，
奋发向上的状态。相对而言，汉俑的表情比
较呆板，特别是女侍俑，多是一种低眉下气
的表情。也许，秦代的开创需要奋进的精神，
而汉代的稳定需要温和的人文社会环境。

危山兵马俑形象地反映了当时贵族出
行的奢华情景，这种骑兵、车队、步兵和器具
的组合，以前只在汉画等图案里见过，这是
第一次出土实物。而一号坑是山东地区首
次发现的规模较大的俑坑，共出土了172个
陶俑、55匹陶马、4辆陶车，60余件盾牌，另外
还有车、马、佣的构件和鼓、璧、珠等。那么，
这会是危山汉墓仅有的陶俑陪葬坑吗？

“危山一号美女”与不解之谜

随着一号坑周围勘探工作的深入，我
们很快发现了二号坑和一座墓葬。二号坑
的规模比一号坑小，但埋藏较深，如果不出
现意外的话，二号坑内的保护情况应该好

于一号坑。发掘结果果然令人惊喜，一辆车
和五个女俑活灵活现地呈现出来。女俑们
婀娜多姿，彩绘艳丽，我们将保存最好的一
个女俑戏称为“危山一号美女”。

陪伴“危山一号美女”的还有一些大小
不一的木质盒子，盒子里到底放着什么东
西呢？是“美女们”的化妆品吗？可惜盒子里
的东西大部分已经腐朽了，至今仍是不解
之谜。不过，从坑内陪葬大量女俑及盒子情
况分析，陪葬内容应与墓主人日常起居或
饮食生活有关。

因为整个危山破坏得比较严重，陵区
是残破不完整的，我们在弄清它的布局上
花了很长时间，下了很大功夫。冬天我沿着
山沟，基本上把整个山都跑遍了。我们在北
坡的半山腰发现了大量陶俑，都是残破的。
当地老百姓整地时挖出来陶俑没处放，便
扔在一边。有个坟头上全是陶俑，我们便把
这些残破的陶佣、陶马能捡的都捡了起来，
足足拉了几吨。有位老人不乐意，来找我们
理论，嫌我们影响了他们家坟头。我对她说：

“我们是在帮你呢，埋的这位主人上面压了
这么多‘人’，他能喘过气来吗？”老人便不再
阻拦我们。在考古工作中和当地百姓打交
道，我们需要用他们的思维来考虑，和他们
沟通。

通过对危山北坡大规模的考古勘探工
作，我们发现烧制陶俑的陶窑3座，中小型墓
葬20余座，危山顶部发现了大型墓葬。

陶窑的发现令我们十分惊喜。窑内和
周围发现的残破陶俑与一号坑基本一致。
陶窑近似椭圆形，保存下来的只有四五十
厘米的高度。窑室里面分为两个部分，一个
是把柴草放进去烧火的地方，另一个是放
陶俑的地方，应该叫做窑床。烧火的地方比
窑床要矮20厘米左右。在窑室里面留一块烧
火燃烧的位置，把陶俑放里面，从外面往里
烧。

其中有一个小陶窑，是专门烧制零部
件的，比如陶车的辐条、陶马的尾巴等。秦始
皇兵马俑虽然举世闻名，但在哪里烧的并
没人知道。而这次我们把陶窑找出来了，确
定危山的陶俑就是在陵区烧的，这应该是
目前为止唯一发现陶窑和俑坑对应关系的
遗址。

未完工陶俑再现“济南国”风云

经勘探，一座气势恢弘的王陵展现在
我们眼前。主墓室在危山顶部，封土现存部
分呈圆形，直径大约有50～60米，高度有7
米，上面建有一个铁亭。墓室呈甲字形竖穴
岩坑墓，墓道向北，宽12米，长40余米。半山
腰上是陶制品制作区和陪葬坑，可见墓葬
规格很高。

确定时代时，我们考虑到，陶俑大规模
陪葬是在秦朝和西汉早期流行的，西汉晚
期以后就成为了个别现象，到了东汉也有
陶俑陪葬，但是少了，并且陶俑的样子也不
一样了。陶俑的时代特征非常明显，从陶俑
外形来看，和杨家洼、汉长陵、狮子山等地的
陶俑都是一致的。更重要的是，俑坑旁的陪
葬坑里出土的陶器和洛庄汉墓接近，我们
判断这应该为西汉早期的一座王陵。

尽管危山王陵规模较大，但和已知的
其他王陵相比，陪葬坑数量少，种类单调，并
不符合一般王陵的特点。特别是在危山中
部发现的陶窑中，有大量完整或残破的陶
俑，窑中没有完工的陶俑被草草掩埋。因此
我们认为，危山王陵整体布局还有许多残
缺。

那么，这些反常的现象下，长眠其中的
墓主人究竟是谁呢？我们知道，西汉济南国
只有一个国王，就是刘辟光。济南国，一个西
汉皇帝为削减齐国势力而分封的小国，短
暂的存在后，君亡国灭，历史文献对这个国
家和国王的记载只有几句话。而今，与济南
国唯一的一位国王一起下葬的兵马俑阵列
破土而出，向我们再现了当年的历史风云。

在当地的传说中，流传着危山顶上的
封土墓是西汉济南王刘辟光的墓葬的说
法。据《章丘县志·古迹考》记载：刘辟光的墓
葬就在危山顶上，被称为“铁墓顶”。《汉书》
上也记载着刘辟光因参与七国之乱，兵败
后自杀。此后，济南国除。汉景帝命人把他葬
在危山，用生铁灌顶，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危
山王陵没有做完，我们可以推测当时刘辟
光兵败后自杀，导致王陵修建草草结束。

我站在危山刘辟光墓顶部北望，远远
看见济南国都城——— 平陵城，这个当年的
西汉封国和兵败自杀的君王让我不禁感
慨，本应豪华却略显残缺的陵墓，被草草掩
埋的陶俑，更多的尘封历史，又有谁会知道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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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发现档案：

章丘危山汉代墓葬与
陪葬坑及陶窑，位于章丘圣
井镇寨子村南部，入围2003
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危山兵马俑出土于危山风
景区半山腰上，是山东地区
发现的第一座保存完好的
兵马俑陪葬坑，是我国继秦
始皇兵马俑、陕西咸阳杨家
洼兵马俑之后，发现的第三
大兵马俑坑。危山汉代陪葬
坑及墓葬的发掘，为研究汉
代济南国历史提供了重要
的资料。

济南国，汉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以济南郡改置，治东平陵县
(今山东章丘市西)。济南国辖境约今济南市及章丘、济阳、邹平等市县。
汉景帝时，济南国为参加叛乱的七国之一，后济南王刘辟光伏诛，济南
国除为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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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山汉墓俑坑清理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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